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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9900后后辅辅导导员员遇遇上上440000个个9955后后
学生个性十足，要想HOLD住得下点功夫

日前，我省一家高校的辅导员由于在班上念学生英语四级成绩，引起学生反对，师生甚至在班级群里展开“对骂”。此此事一发，引起对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的热议。大
学四年，你与辅导员关系好吗？他是你的朋友和人生导师，抑或只是“消息通知者”？你认为他只是学生干部的辅导员员，还是与所有学生打成一片？

记者采访了就职于一家省属高校的辅导员杨青(化名)。“不要让任何一条小鱼失去重返大海的机会。”与400多个95后打交道后，90后杨青经常在嘴边挂着这一句话。

辅导员杨青在教师节收到的学生祝福。

本报记者 郭立伟

“两会”才见辅导员
关系有隔膜算谁的错

“辅导员？一个学期见两次，
没啥感情。”想起自己的辅导员，
已经毕业三年的小林毫无感觉。
毕业三年后，他从未联系过辅导
员，更不用说教师节带去祝福。
小林称自己是班级中的“逍遥
派”：不当班干部，不给辅导员惹
麻烦，也从未直接向辅导员求
助。所以，每个学期，他只在学期
开始和学期结束的年级大会见
过辅导员，更未主动有过交谈。
对他来说，辅导员更类似于一个

“传声筒”，是一个消息传递者。
而毕业三十年的机关公务

员老陈，想起自己之前的辅导
员，眼睛还会带着湿意。“前段时
间我们班毕业三十周年聚会，还
邀请我们的辅导员参加了。”老
陈的辅导员只在大四时带了他
们一年，是刚刚毕业的师兄。“当
时他带我们这一级170多个学
生，大四那一年正好实习，学生
非常分散，但他能叫出每个学生
的姓名和家乡。当时工作国家包
分配，他为每个学生的去向操碎
了心，白天在各个实习地之间来
回跑，晚上就来我们宿舍跟我们
聊天。”

老陈发现，正在读大学的儿
子，和辅导员关系非常疏远。“我
觉得这不是辅导员的错，也不是
学生的错，而是反映了人际关系
的基本现状。”三十年前，甚至十
几年前，辅导员与学生沟通，只
能面对面，最多口口相传，而现
在辅导员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方
式更加迅捷，“一般都是QQ、微
信，连电话都很少打，面对面总
比隔着屏幕要亲近得多。”

开学俩月没休息一天
“经验不足但热情满满”

杨青去年刚刚当上某驻济
高校的辅导员，今年又带了2016
级新生。从9月11日开学到现在，
近两个月的时间，她只在中秋节
当日放了半天假，周末从未有过

休息。早上不到6点，就有学生因
各种原因将她从睡梦中惊醒，中
午吃饭草草了事，晚上加班到9
点也算常态。“你看我每天一到
办公室就坐在电脑前好像啥也
不干？我一天的工作事项能记满
一张纸，如果中间被各种临时会
议打断，只能透支下班时间将工
作完成。”以学生奖助工作评选
为例，有的学生光因表格填写就
会至少返三次工。

但两个年级、400多名学生，
杨青获得的满足感远超自己当
时的想象。第一个教师节，她的
手机响了整整一天，烫得快要炸
掉，“整整一个年级的同学很大
声地跟我说教师节快乐，现在想
起来依然燃爆了。”刚刚过去的

“挑战杯赛”，杨青从早到晚陪学
生找问题、想方案，看着他们一
点点进步。可是，在比赛当日，由
于经费问题，她并没有跟随。“学
生获奖后喝了一点酒，借着醉意
跟我说，‘老师，今天的比赛我们
给自己打99分，那一分没有给，
因为你没来。’”讲起当时的情
况，杨青声音中还带着哽咽，“就
在那一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的。”

“初做辅导员没有经验怎么
办？”“全靠热情和人格魅力。”杨
青坦言。像很多90后一样，杨青
个性极强又不善表达，想表达还
经常不到位，自己跟自己“拧
巴”。“有时候想想，感觉也像个
孩子，怎么跟一帮95后打交道？
唯有热情，学生心里都有一杆
秤。”她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

“点滴的温暖和感动凝聚成璀璨
的光芒，虽然总是一脸冷漠，但
对你们的感情从来有增无减。未
来，我会更加珍惜你们带给我的

温暖和善意。”

400学生“对抗”1名老师
败阵的肯定是辅导员

感动常在，但跟学生斗智斗
勇也是工作常态。“学生的想法
千奇百怪，你若顺着他们的思路
走，永远无法说服他们。”

有的学生在考试作弊中被
抓，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只抓
我，不抓别人？”遇到这样的辩
解，杨青经常觉得头大，只能一
遍又一遍给学生讲道理。有些学
生，“宿舍垃圾桶满了怎么办”之
类的事情也需要辅导员解决。

最令杨青头大的是遇到特
殊问题的学生，比如有精神障
碍、抑郁症等。“碰到这类学生，
每天睡觉前都有点忐忑，总担心

他会跳楼、自杀，要时刻关注他
的动向，还不能让他发现，因为
这类学生最为敏感。”

杨青的学生中，有一个有
抑郁症倾向。有一天下午这个
学生与同学大吵一架后扬长而
去，吓坏了杨青，杨青赶紧发动
全院老师出去寻找。“太害怕他
轻生了，高楼一幢幢找，有水的
地方瞅一遍又一遍，找到凌晨
半夜，仍然不见人影。”最后，她
偶然得知，这个学生在校外租
了一套房子，便在房子楼下等
着学生归来。“凌晨两点钟，看
到他若无其事地出现时，既生
气又心疼，但看到他安全又放
下了所有的怨气，真的把他当
成了自己的孩子。”

当了四年辅导员的陈东
(化名)，想起第一年干辅导员
的情景，还是感慨万分。“刚工
作第一年，作为一个大男人有
时候还经常被学生气哭，感觉
自己委屈。”因为比学生大不了
几岁，陈东特别害怕学生不喜
欢他，总想取悦他们跟他们打
成一片，却往往适得其反，威信
和亲和力有时候难以周全。

陈东所在的学校，到了大
二会进行专业分流，重新组建
宿舍和班级。第一年，按照学校
要求同一专业在一个宿舍楼方
便管理，要从原来的宿舍搬到
新宿舍，结果这一举动遭到了
学生的集体反对。“那一级我带
了200名学生，晚上一打开QQ，
群里全是学生匿名发出的反对
消息，当时我的脑袋一下子就
炸了，觉得这帮孩子真是太不
让人省心。”

陈东只能跑到宿舍盯着学
生一个一个搬。好在学生很少会
将不开心的事情挂怀，陈东发现
一个道理：如果与学生意见发生
分歧，当有200名学生跟你对抗
时，你有可能跟他们打成平局；
但当他们有400人时，辅导员真
的成了弱势群体。“所以，前期的
沟通太重要了，要极力避免对抗
的事情发生。”

与普通学生的
“最后一公里”需打通

班干部，作为大学里一个
特殊的群体，被很多普通

同学置于与自己对
立 的 位 置 。

今年读大四的王倩，是济南大
学的辅导员助管，对这一点深
有体会。“说辅导员喜欢班干
部，这还算客气的，有的会直接
说‘是辅导员的狗腿子’。”王倩
直言不讳。最初听到这些话，王
倩还想理论几句，等冷静下来，
王倩才深觉还是由于辅导员和
普通同学之间沟通不畅。

“不同的同学，想当班干部
的初衷不同，有的是乐于奉献，
有的真的是为了荣誉。”王倩表
示。现在的辅导员，一个人带五
六百名学生是常态，她眼中理
想的班干部，应该是及时向辅
导员反映学生的需求，又可以
代表辅导员给学生带去温暖，
让学生感觉辅导员一直在他们
身边。

杨青懂得培养一个班干部
有多么不容易，班干部为班级工
作做贡献，理应获得一部分肯定
和荣誉，却不能否认有的学生干
部把这当作唯一目的。“第一年
学校评优工作结束后，有个班干
部取得荣誉后，立马做了甩手掌
柜。”想起去年的事情，杨青仍然
感觉到心寒，“有时培养一个学
生干部，直接关系到你跟班干部
后面200多名学生的关系。”

跟杨青一样，陈东不否认
对班干部的依赖性。“辅导员与
学生的接触，是学生培养的‘最
后一公里’，但有时候这一公
里只能由班干部代劳。”陈东
渴望与每个学生打成一片，

“学生对辅导员最大的信任
就是主动与你分享他的小秘
密，包括感情和学习生活。”
按照正常的工作安排，每天
中午或下午，陈东都会约谈
一个学生，但经常事与愿违，
档期无限后延。所以，陈东只
能尽可能地多举办活动，提
高每个学生的参与性，创造
更多与学生接触的机会。

杨青觉得，这也与辅导员
的体制机制有关。现在都在提
倡辅导员专业化，但很多辅导
员都是被动工作，个人学习和
深造的偏少，事务性工作太多，
与学生接触的时间也一再被

“挤压”。辅导员毕竟是一项学
生工作，“与学生之间的情义，
才是这项工作对我的最大馈
赠，如何参与到所有学生的成
长中，担任重要的角色，才是辅
导员的最大荣幸。”

教师节收到的祝福卡片，杨青小心收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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